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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亨”相逢，一笑泯恩仇
!"#!年 $月的一天，上午九时左右，近来

肝部不适的顾竹轩在长孙顾立雄的陪同下，去
位于淮海东路、龙门路转角的“永川医院”就
诊。永川医院是一家私人医院，院长是留德“海
归”医学博士真川，是顾竹轩的常年医药顾问。

顾竹轩在年过 #%岁之后，身体状况一直
不太好，其中水鼓胀病即是—大要患。当顾竹
轩在长孙顾立雄的陪同下，经过龙门路 !号
钧培里，准备向近在咫尺的永川医院走去时，
刚刚扫完了地的黄金荣正拄着扫帚，目光呆
呆地望着马路。这时的黄金荣正在做清洁工
接受劳动改造。“爷爷，你看！”顾立雄指着几
步外弄堂里的黄金荣说。顾竹轩不由得愣了。
他从各种渠道得知，这位“老牌大亨”除了在
“大世界”门前扫地，还天天自扫门前地，以示
悔过。他定睛一看，唉！这位昔日八面威风的
“大亨”已老态尽显。这时，黄金荣也看清了正
怔怔地看着他的顾竹轩，也不由得一愣，他向
顾竹轩招了招手。“爷爷，他……他在叫你
哩！”顾立雄指着黄金荣说。顾竹轩两目炯炯
地盯着昔日的仇人，心情极其复杂：“唉！……”
顾竹轩竟叹了口气，说，“进去看看吧。”夏日
的“钧培里”是宁静的，两个大亨面对面地站
着，四目相对，心潮澎湃，却默默无声。这一
刻，整个世界就像是凝固了似的……“好了，
废话就不说了，你我各自保重吧。”顾竹轩挥
了挥手说。“老四！”黄金荣喊了一声。竟然向
前一步，紧紧地抱住了顾竹轩，泪水又汩汩地
流了出来。顾竹轩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这一
情景，令顾立雄至今难忘！
“立雄，你身上带了多少钱？”这时，顾竹

轩回过头来问。“有几百万块吧……”立雄应
了一声，又疑惑地问：“爷爷，你……你……”
“拿来。”顾竹轩说，“爷爷，这是你……你看毛
病要用的。”顾立雄边解释，边从袋里掏出一
沓钞票。“哪这么多废话！”顾竹轩一把接过了
钱，走上一步将那卷钞票塞进了黄金荣的手
里，说：“一点小意思，你看看病，再……”“不

不！’’黄金荣连连推辞，又将那钱拍进了顾竹
轩的手心里，说：“老四，侬格日子也不好过，
我怎么可能再麻烦你。”“拿着吧，今后，我们
见面的日子怕是不多了，唉！”顾竹轩伤感地
说着，便将那卷钞票塞进了黄金荣的手里，说
了声：“再会！”

!"&'年 (月 )%日上午，黄金荣病逝家
中，时年 *(岁。顾竹轩闻讯后，嘱长子顾乃赓
将“棺材钱”送去钧培里，以表心意。

“江北大亨”驾鹤西行
+"&(年 $月 (日清晨。淮海坊 ,&号顾

宅，笼罩在—片阴云中。二楼正房右侧的床
上，身患水鼓胀病的顾竹轩已病人膏肓。沉疴
日深中，他的进食都有限了，就连他一生中最
喜好的葱烤河鲫鱼、扬州狮子头，以及蘸着辣
酱吃的青菜豆腐，都索然无味了。这种状况，
令家人忧心忡忡。今天，他的状况更不好，昏
昏沉沉中还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含混不清的呓
语。显然，顾竹轩已进入了弥留之际。也就是
说，他的人生之旅行将走到终点！

老屋里一片寂静，寂静中的沉重却如压
在人心头的巨石。此刻，守候在床前的只有与
之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张凤仙、小女儿顾乃
芳，孙子顾立雄、顾立尧，还有保镖兼管家陈
精忠、郑明珍夫妇。“当……当……”老式挂钟
悠扬地敲响了。长孙顾立雄在心里默默地数
着一记记叩在他心扉上的钟声：呵！八响钟
声，八点整了。是钟声激发起顾竹轩的一线灵
性，还是他在生命的终端前的最后一次冲刺？
行将就木的顾竹轩竟睁开了眼，且放着亮光。
紧接着，他的手、脚都活动了，身子也跟着动
了，青灰的脸庞上竟然泛上了一块酡红。“老
四，老四！”张凤仙一见，赶紧贴着他的耳朵，
问，“你……你这是要做什么呢？”“扶……扶
我起……起来。”顾竹轩的话语竟是如此清
晰。这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奇。“慢慢，不
着急噢。”张凤仙小心翼翼地将顾竹轩扶了起
来，倚靠在那架雕花老红木床背上。“乃芳啊，
快去弄水潽蛋。”张凤仙向女儿挥了挥手。顾

竹轩已有两天水米不进了！“噢。”顾乃芳应声
就往楼下的厨房走。“慢。”这时，顾竹轩伸手
摇了摇，说，“凤仙，我……我跟你们有话要
说。”“好好。”张凤仙点着头，又向乃芳等人招
了招手，就坐在床边。“乃芳，你把床底下的铁
箱子给我翻出来。”顾竹轩指着床下说。顾乃
芳钻进床下，拖出了一只三尺长、二尺宽长方
形的铁皮箱，抱到了顾竹轩的跟前。“你把它
打开。”顾竹轩说，从腰间摸出一把钥匙，递给
了女儿。

这只跟随了顾竹轩多年的铁皮箱，对于
顾氏儿孙来说，始终是个谜，他们不知道在这
个箱子里到底藏有何物。由此，这个铁皮箱子
对他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就像古老的阿拉
伯神话里的宝盒。捧着铁皮箱的顾乃芳立马
就判断出，里面并非是金银细软，因为分量极
轻。但她还是小心地开了锁，揭开箱盖。哇！她
不由得愣了：这是装了整整一箱子的纸，有的
还泛了黄。“精忠，麻烦你拿只脸盆来。”顾竹
轩对陈精忠说。陈精忠快步下了楼，马上就从
厨房里取来—只洗脸盆。这时，所有的人都看
清楚了：这一箱子的纸片，张张都是别人欠下
的借据。“凤仙，你把它们都烧了。”顾竹轩说。
“烧了？”张凤仙张大了嘴巴，惊异了。是啊！估
计这些借据的总面额，不会少于百万之数。说
烧就烧，岂不是让可以归还的钱都化为灰烬，
成为乌有。“老头子，你……你糊涂了吧。”张
凤仙说。“叫你烧，你就烧嘛！”顾竹轩不耐烦
了。张凤仙只得划着了火柴，一张张地点燃，
放进脸盆里，看着那纸片，顷刻之间就化成
了灰烬，又像一只只黑蝴蝶飘逸着。“奶奶，
不……不要烧，不要烧！”二孙子顾立尧拉住
奶奶的手央求着。“这些借我钱的人，一定是
遇到了难处。不然，早就来还啦。所以，留着，
没有用！”说着，顾竹轩叹了口气，说，“钱哪！
生没带来，死不能带走……”
顾立尧听罢，便松开了手。“立雄，你……

你过、过来。”顾竹轩的话音变得沉了，气也急
了。在向明中学念初中，此时正值暑假中的长
孙顾立雄已然懂事了，他知道爷爷一定有重

要的事跟他说。“如果有机会见了周学文、
杨进，还……还有邹……邹凡扬他们，代我
道……道声谢。”顾竹轩说着，气息开始急了。
顾立雄知道，正是有这些过去在上海的地下
工作过的共产党干部、当然也是“崇德堂”门
徒的他们，出具了证明材料，顾氏才得以苟
安，没有受到非难。“立……立雄啊，今后……
家……家里有什……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你……你就去找叔平叔叔……晓……晓得了
吧……”顾竹轩越说气就越急。“晓得了。”顾
立雄点着头说。这时，顾竹轩费力地向张凤仙
招了招手，说：“把……把我放……放平了。”
张凤仙、郑明珍一起轻轻地托着顾竹轩的身
子，慢慢地将他平躺着。“老大，有……有信
吗？”顾竹轩问。“没……没。”张凤仙摇头。
“老……老二呢？”顾竹轩又问。“有，有。”张
凤仙点了点头，又说，“前几天，还寄钱回来
哩！”“噢，噢……”顾竹轩点了点头，又问，
“乃……乃康呢-”“乃康在常州京剧团当琴
师，还娶了唱梅派青衣的李冠南做老婆呐！”
张凤仙轻轻地在他的手背上拍了拍，安慰着，
“老三夫妻俩恩爱得不得了，放心吧。”“那……
那小……小四呐？”顾竹轩说着，竟落了泪。
“乃谨是国家干部，又是党员……”张凤仙说
着，忍不住也流泪了。

小四顾乃谨自 .&岁离家参加革命，成为
革命干部，但至今未回，这是顾竹轩最大的挂
念，也是心中最深的痛。“都……都怪我……
不……不好。”顾竹轩摇了摇头，一把攥着张
凤仙的手，从喉咙进出一声，“关……关照
他……好好跟……跟着共产党……”顾竹轩
说完话，便又闭上眼，昏昏入睡……

张凤仙明白了，丈夫即将撒手人寰，于
是，她赶紧从箱子里翻出老衣老裤，与郑明珍
一起替他穿上。“当，当……”那架老挂钟刻板
地敲完了十下，声震上海滩的一代枭雄、青帮
“江淮兴武四”上海掌门人、“崇德堂”堂主、人
称华界北市“江北大亨”的顾竹轩驾鹤西行，
享年 $.岁！

摘自 !"#$年第 %期!中外书摘"

! 胡根喜一代枭雄顾竹轩的最后一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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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我的饮食原则

可是，决定接受化疗之后，博学亲切的主
治医师唐季禄特别提醒我，癌症病人在治疗
期间需要充足的体力，才能支撑身体度过化
疗带来的风暴，所以我又开始吃肉和海鲜。
加上病中接收到来自各方的建议，例如吃全
素食物有可能营养不够，是否吃蛋喝奶也各
有争议。正如凌志军说的，因为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所以他归纳各方意见，再参
考自己的身体反应，最后提出“足够”
而非“绝对”的原则。也就是说，没有
什么东西绝对不能吃，但要遵守四个
“足够”———足够杂、足够粗、足够素、
足够天然。

我的饮食原则大抵也是着重四
大类食物的质量均衡，（.）多吃蔬果、
全谷类、海产品、低脂或无脂食品，以
及豆类、坚果等；（)）少吃红肉和加工
过的肉类；少摄取油炸类食物、甜食和
含糖饮料；（,）每天只喝一杯红葡萄
酒，因为红酒里面的白藜芦醇可以抑
制不当的血管增生，阻绝癌细胞扩张。

不过，我还是有享受美食的欲
望，生病已经够辛苦了，还要吃得清汤寡水，
太不人道。如果每天愁眉苦脸地进食，也是
很辛苦，而且产生负能量，肯定无益于我的康
复。在网络上看到米其林厨师为癌症晚期病
人烹调美食的新闻，真觉得此人堪称上帝！
癌症晚期病人反正时日无多，不如不顾忌吃
喝，像我这样还想再活四五十年的人，如何兼
顾健康与美味，真让先铃恩威并济、煞费苦心
（真的不难吃，只是看起来像碗泥巴，有一次
女儿没吃完早上的营养泥，被逼着带到学校
吃完。老师看到了，还特别给她一个拥抱，奖
励她的“勇气”）！

大家知道我生病后，很热心地跟我分享
抗癌心得。例如，陈月卿女士分享自己如何利
用饮食照顾同样罹癌的丈夫苏起，让他逐渐康
复，也给了我不少信心。那天，她带我们到工作
室，亲自示范了用全食物调理机制作五种兼顾
营养和美味的精力汤，有鲜艳的果蔬精力汤，
也有用蒸熟的黑木耳、黑豆、黑糯米饭、黑芝麻
和黑糖调理的补气黑五类精力汤，以及适合当
早餐的综合米浆饮品。回家后，我们照着做，每
天早上一杯精力汤，减肥、通便、排毒、增强免

疫力。最重要的是，一早起来，胃是空的，这时
候吞下肚正是胃吸收最好的时机，你吃健康的
东西让它全吸收进去，多好。一段时间后，我慢
慢适应了健康食品的口感，精神变好了，便秘
问题解决了，所有指标都正常了，痛风也没了。
不过，还要强调一点的是，健康饮食的目的是
健康，减肥是次要的；还要配合良好的睡眠习
惯和运动，同时也要注意食物的来源，除非确

知是无农药的有机蔬菜，否则要避免
生食。

我会用高纤维食物代替精细食
物，用五谷杂粮代替精米白面，再就
是多吃食物、少吃食品。尤其现在食
品加工业频频出现问题，食品安全
问题举世皆然，生鲜出产的当地食
物，一定比经过繁复程序再加工的
食品更健康。欧盟国家用政策保护
传统市场不受超市的排挤，就因为
传统市场贩卖的大多是当地小农生
产的食材。现在大家喜欢说“身土不
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婴
儿喝母乳，母乳里的营养成分会随
着孩子的成长周期自动调整；一如

当地食物、当季食物也会随着季节、地域而产
生神秘变化，只是我们的身体已经迟钝到无
法辨识。

健康的饮食跟我们平常的作息息息相
关，我过去喜欢吃消夜，晚上往往有应酬请
客，也是一天当中吃得最丰盛的一餐，早餐因
为赶时间、胃口不佳，反而吃得最少，甚至不
吃。现在我知道，这习惯一定要改！
早上第一餐很重要，要吃最有营养的东

西。所以我通常会吃一碗高纤维地瓜、麦片、
山药泥，先让肠胃苏醒过来。晚上尽量少吃，
因为睡眠期间身体的工作排程是修复免疫系
统和细胞，如果肠胃的消化吸收工作还要挤
进来，不但影响其他器官工作的效率，也容易
长胖。所以晚上过了六点就尽量不吃肉、油、
淀粉和糖类食物。
特别是在吃酒席的时候，我学着把筷子

放下来。如果筷子不放下来，几个小时吃下
来，吃到十分、十二分饱，肯定是个问题。跟大
家分享一个方法，如果是一人一份的酒席菜，
不妨把“下半场”打包回家，这样肠胃既不会
超出负荷，也不会把菜扔掉浪费。

角落里的向日葵
甜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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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爹是要她帮着守一个天大的秘密呀。
绝对不可以让娘知道爹爹金屋藏娇和自己亲
娘的事，小九妹这样想着，一脸的凝重。
爹爹看小九妹悲喜交加又满是疑惑的认

真，忍不住哈哈大笑地前仰后合。弄得小九妹
又不确定爹爹是否在和自己开玩笑了。
回沪后，小九妹日日想着永安公司斜对

面弄堂里的秘密，想去看个究竟又不敢去。终
于有一天鼓足勇气到了那里/ 东西南北转了
一大圈，根本没有看到斜对面有什么大弄堂
叫尊德里，哪里有亲娘的影子！
小九妹失望地回到家，倒头便睡，直到翌

日日上三竿才起。从此绝口不提自己身世的
事，只把那个夏夜西湖畔发生的一切当作南
柯一梦。
小九妹去沈家相亲之前已经从张家姆妈

嘴里得知了沈少的大致情形。饭桌上，张家姆
妈一问，沈少一答，小九妹知道两个人句句都
是说给自己听的。
沈家老爷年少时和浙江同乡坐一条尖头

船从老家来到遍地黄金的上海滩，做学徒，学
生意，闯荡数载，吃尽苦中苦，方有了一家名
为瑞泰的机器厂，专门做造纸和印刷，和商务
印刷所挂钩。
一九四九年以后，沈家被定性为民族资

本家。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府向沈家提出公
私合营。最初几年，沈家老爷在厂里担任顾问
一职，除了丰厚薪水以外沈家尚有每年股票
红利可拿，后来渐渐地就没有了，直落得厂子
全部充公，沈少顶替沈家老爷在厂里当了一
名普通工人。

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工会
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就来沈家屡屡抄家。为了
找金条，房梁墙壁都一一凿得大洞小洞坑坑
洼洼，马桶水缸都倒空仔细检查。抄家的扬长
而去之时，沈家已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沈家老爷本就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眼

巴巴看着自己一生心血毁于一旦。老爷驾鹤

西去不久，老太太也相继中风瘫痪在
床，半年后也跟了去了。

沈家原本是个大家庭，墙上挂的
全家福里的七个子女，到如今只剩得
沈少一人留在上海老家。因为家庭出
身不好影响了上大学选专业及就业，

沈少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在上海闵行的一个厂
里当技术员，到如今四十多岁，依然孑然一
身。他每天早出晚归去郊区厂里上班，再辛苦
劳累，可比起插队落户到兰州和银川的弟弟
妹妹，还有去了天寒地冻的北大荒的小妹妹，
沈少算是幸运的。
和沈家资本家的家庭成分比起来，小九

妹家的事就复杂多了。乡下的田地早就在土
改时分给了佃户，几个本家叔伯都被土改工
作组拉出去枪毙了。具体细节传到上海后，爹
爹生了一场大病，白天黑夜没命地咳嗽。好不
容易病好了一点，爹爹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
采。人看上去老了十岁，整日担惊受怕，不知
道前面还有什么厄运在等着。
果然不久，小九妹的爹爹在洋行上班的

经历被旧事重提，罪名是里通外国的美帝特
务。尤其可怕的是爹爹有一段时间和日本人
在虹口的纱厂有过业务来往，为帮助中日双
方沟通，爹爹做过口译和笔译。结果被说成是
在纱厂当过二鬼子拿摩温残酷剥削工人阶
级，爹爹一下子百口莫辩。眼看一顶要杀头的
汉奸帽子就要戴实，幸亏娘以前周济过几个
纱厂老工友老党员力保爹爹的清白，言之凿
凿地作证爹爹乃文弱书生一个，手上并无血
债，这才作罢。
家里人都以为过了关，从此只要夹紧尾

巴做人就是了。结果，不知道谁在传，传得绘
声绘色，说他们家三层阁楼里常年住着一个
日本娘们，暗示爹爹与其关系暧昧。
哎呀，爹娘的社会关系太广泛复杂了，娘

又特别仗义，什么样的人没来他们家吃过饭打
过麻将啊。原来当时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刚
刚爆发，时局混乱。爹爹在外做事结交的一个
日本友人拜托他照顾其家眷，让她于归国前夕
在小九妹家住过小半年。这回，好在娘一听到
风声，立马就找出日本女人留下的衣物用品。
印着浮世绘的丝绸被面，黑漆金边的菊花托
盘，几层一叠的方格饭盒，人字拖，全部烧的
烧，毁的毁，这才又逃过一劫/虚惊一场。


